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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星
期
中
才
正
式
開
幕
的
迪
士
尼
樂
園
新
遊
戲
區

﹁
迷
離
莊
園
﹂，
月
初
則
已
舉
行
了
預
演
日
，
邀
請
藝
人

及
傳
媒
帶
同
家
人
去
試
玩
。
平
日
很
介
意
子
女
曝
光
的

藝
人
也
大
方
帶
同
孩
子
現
身
，
可
見
樂
園
的
吸
引
力
。

樂
園
方
面
安
排
十
分
周
到
，
要
知
道
安
排
如
此
多
嘉

賓
的
聚
會
，
需
要
有
豐
富
經
驗
，
經
細
心
策
劃
，
令
嘉
賓
感

覺
實
至
名
歸
，
並
有
大
量
具
經
驗
、
誠
意
的
工
作
人
員
，
方

令
各
方
滿
意
。

﹁
迷
離
莊
園
﹂
名
副
其
實
用
幻
象
帶
遊
人
進
入
奇
境
，
莊

園
的
主
人
名L

ord
H

enry
M

ystic

︵
貴
族
亨
利
︶，
他
喜
歡
周

遊
列
國
搜
羅
奇
特
的
藏
品
，
莊
園
就
是
他
收
藏
這
些
珍
品
的

地
方
，
而
陪
伴
亨
利
身
邊
的
是
一
隻
造
型
與
孫
悟
空
有
八
分

相
似
的
猴
子
。

亨
利
有
一
個
奇
幻
音
樂
盒
，
他
千
叮
萬
囑
頑
皮
的
寵
物
猴

子
不
要
打
開
音
樂
盒
，
小
猴
反
叛
，
打
開
音
樂
盒
，
奇
境
出

現
了
，
閃
亮
的
綠
光
在
巨
宅
內
賦
予
所
有
死
物
生
命
，
例
如

存
放
樂
器
的
房
間
裡
，
所
有
樂
器
在
無
人
彈
奏
下
自
動
彈
奏
，
發
悠
揚
樂

韻
；
有
收
藏
古
代
十
字
弓
的
房
間
，
那
十
字
弓
似
向
你
發
射
，
同
行
的
姨

甥
仔
和
同
學
都
嚇
得
縮
下
身
子
。

一
個
一
個
房
間
的
搜
索
，
但
遊
人
無
需
用
腳
，
而
是
三
、
五
人
坐
在
一

個
獨
立
的
廂
座
車
裡
。
特
別
的
是
全
列
廂
座
全
部
無
軌
，
更
添
奇
幻
感

覺
。亨

利
其
中
一
件
珍
藏
是
Q
版
比
人
高
的
孫
悟
空
巨
像
，
不
單
證
明
孫
悟

空
的
國
際
認
同
性
，
也
可
見
樂
園
重
視
大
中
華
的
遊
人
，
添
加
東
方
神
話

人
物
，
含
蓄
微
妙
地
增
加
歸
屬
感
。

遊
園
後
，
接
受
訪
問
談
感
受
，
我
說
：
﹁
很
佩
服
設
計
者
的
心
思
和
樂

園
投
放
龐
大
的

資
源
，
的
確
帶

來
奇
幻
的
感

覺
，
小
時
候
在

卡
通
片
上
看
到

的
仙
法
，
要
憑

想
像
才
可
百
分

百
樂
在
其
中
，

如
今
實
實
在
在

地
在
眼
前
發

生

，

很

享

受
。
﹂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迷離莊園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韓
國
詩
人
許
世
旭
把

舒
婷
劃
歸
尋
根
派
，
並

把
她
的
詩
與
漢
賦
相
提

並
論
。
舒
婷
則
持
不
同

意
見
。

舒
婷
否
認
她
的
作
品
是
屬

於
尋
根
派
。
她
在
詩
歌
中
要

表
現
的
是
自
己
的
感
覺
。

許
世
旭
自
己
的
詩
，
大
都

是
用
中
文
寫
的
，
倒
是
傾
向

於
漢
賦
的
明
朗
和
豪
壯
，
有

點
擊
鼓
高
歌
的
況
味
。

相
反
地
，
舒
婷
的
詩
充
滿

女
性
的
細
膩
和
蘊
藉
的
感

情
，
恍
如
汨
汨
的
小
溪
輕
輕

地
唱
詠
。

許
世
旭
把
舒
婷
的
詩
與
漢

賦
相
比
，
大
抵
是
覺
得
她
早

期
的
一
些
詩
作
，
具
有
憂
國

憂
民
的
傾
向
。
譬
如
她
膾
炙
人
口
的
︽
祖

國
啊
，
我
親
愛
的
祖
國
︾、
︽
這
一
代
人

的
呼
聲
︾、
︽
悼
︾
等
等
，
都
是
這
一
方

面
的
佳
作
。

如
：

我
是
你
十
億
分
之
一
，

是
你
九
百
六
十
萬
平
方
的
總
和
；

你
以
傷
痕
纍
纍
的
乳
房

餵
養
了

迷
惘
的
我
，
深
思
的
我
，
沸
騰
的
我
；

那
就
從
我
的
血
肉
之
軀
上

去
取
得

你
的
富
饒
、
你
的
榮
光
、
你
的
自
由
；

—
—

祖
國
呵
，

我
親
愛
的
祖
國
！

—
—

︽
祖
國
啊
，
我
親
愛
的
祖
國
︾

又
如
：

我
絕
不
申
訴
，

我
個
人
的
不
幸
。

錯
過
的
青
春
，

變
形
的
靈
魂
，

無
數
失
眠
之
夜

留
下
來
痛
苦
的
記
憶
。

⋯
⋯但

是
，
我
站
起
來
了
，

站
在
廣
闊
的
地
平
線
上
，

再
沒
有
人
，
沒
有
任
何
手
段
，

能
把
我
重
新
推
下
去
。

—
—

︽
這
一
代
人
的
呼
聲
︾

從
以
上
擇
錄
的
兩
首
詩
，
可
以
看
到
這

些
都
是
與
大
時
代
結
合
的
作
品
，
宣
揚
㠥

一
種
鼓
舞
向
上
的
力
量
。
但
，
在
這
些
大

題
材
之
下
，
仍
然
能
感
到
詩
人
在
憂
患
中

的
款
款
細
訴
和
奮
發
之
情
。

這
也
可
稱
為
﹁
憂
患
意
識
﹂。
長
期
在

動
亂
和
壓
抑
的
環
境
中
生
活
，
詩
人
在
創

作
中
不
免
帶
㠥
憂
國
憂
民
的
色
彩
。

我
曾
把
舒
婷
比
喻
作
高
明
的
琴
手
，
她

不
僅
能
奏
出
急
管
繁
弦
的
鏗
鏘
，
也
能
奏

出
豎
琴
的
柔
婉
綿
長
。

︽
祖
國
啊
，
我
親
愛
的
祖
國
︾、
︽
渤

海
二
號
︾
等
是
屬
於
弦
管
的
琤
琮
。

舒
婷
有
更
多
的
詩
，
是
屬
於
柔
婉
的
一

類
的
。

個
人
頗
欣
賞
的
︽
船
︾，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首
。

詩
人
目
睹
一
隻
擱
淺
在
荒
灘
的
船
，
與

滿
潮
的
大
海
近
在
咫
尺
，
卻
無
法
投
身
大

海
的
懷
抱
：

隔
㠥
永
㞫
的
距
離

他
們
悵
然
相
望

愛
情
穿
過
生
死
的
界
限

世
紀
的
空
間

交
織
㠥
萬
古
常
新
的
目
光

難
道
真
摯
的
愛

將
隨
㠥
船
板
一
起
腐
爛

難
道
飛
翔
的
靈
魂

將
終
身
監
禁
在
自
由
的
門
檻

︵︽
說
舒
婷
︾
之
二
︶

豎琴詩人
彥　火

琴台
客聚

陳
冠
中
的
︽
裸
命
︾，
據
說
十
分
暢
銷
。

為
什
麼
暢
銷
，
大
概
在
於
它
描
寫
的
是
一

個
情
色
故
事
，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色
慾
描

寫
。說

的
是
一
個
漢
族
的
女
商
人
，
和
一
位

藏
族
司
機
苟
合
的
故
事
。
後
來
這
位
司
機
到
了

北
京
，
把
女
商
人
的
女
兒
也
搞
上
了
。
就
是
如

此
這
般
的
一
個
情
節
，
賣
弄
一
點
色
情
描
寫
，

但
主
題
十
分
模
糊
。
一
個
藏
族
青
年
，
沒
有
人

生
理
想
，
也
沒
有
政
治
觀
念
。
糊
裡
糊
塗
地
和

母
女
發
生
性
關
係
，
也
談
不
上
什
麼
愛
情
，
只
是

說
要
自
由
自
在
，
東
西
南
北
，
去
全
世
界
走
﹁
透

透
﹂。這

是
一
部
沒
有
主
旨
的
小
說
，
目
的
就
是
賣
弄

一
點
情
色
描
寫
，
這
也
許
是
當
今
小
說
界
的
一
服

﹁
靈
丹
妙
藥
﹂
吧
。
像
賈
平
凹
的
︽
廢
都
︾、
陳
忠

實
的
︽
白
鹿
原
︾、
閻
連
科
的
︽
為
人
民
服
務
︾

一
樣
。
但
他
們
的
小
說
，
是
有
一
個
鮮
明
的
主
題

的
。
像
︽
為
人
民
服
務
︾，
既
批
判
了
對
毛
澤
東

的
個
人
崇
拜
，
也
反
映
了
赤
裸
裸
的
人
性
的
一

面
。︽

裸
命
︾
在
書
中
唯
一
的
涉
及
政
治
的
描
寫

是
，
指
﹁
現
在
的
援
藏
幹
部
都
是
來
這
裡
混
日
子

的
，
整
天
就
是
吃
喝
嫖
賭
，
等
混
夠
日
子
就
調
回

內
地
升
官
。
﹂

小
說
用
藏
族
青
年
的
第
一
人
稱
寫
作
，
又
故
弄

玄
虛
用
別
字
來
寫
中
國
成
語
。
如
﹁
厚
顏
無
恥
﹂

寫
成
﹁
後
炎
無
齒
﹂，
﹁
視
死
如
歸
﹂
寫
成
﹁
是

睡
如
歸
﹂、
﹁
後
悔
莫
及
﹂
寫
成
﹁
後
悔
摸
急
﹂

之
類
。
還
在
許
多
地
方
故
意
寫
成
別
字
。
如
﹁
命

中
注
定
﹂
的
﹁
注
﹂
字
寫
成
﹁
蛀
﹂
字
。
這
本
書

算
是
那
位
急
色
鬼
的
青
年
的
自
述
，
除
了
一
些
錯

別
字
之
外
，
他
能
寫
出
如
此
的
文
句
嗎
？
如
此
挖

空
心
思
搞
文
字
遊
戲
，
實
在
不
明
所
以
。

現
代
不
少
新
進
作
家
的
小
說
，
都
喜
歡
賣
弄
噱

頭
。
是
不
是
年
輕
一
代
接
受
這
種
﹁
意
識
流
﹂
？

作
為
看
慣
老
派
小
說
的
我
，
實
在
不
知
道
。
但
有

意
賣
弄
情
色
描
寫
，
實
在
是
此
風
不
可
長
也
。

周
末
在
家
欣
賞
了
荷
里
活
影
星
里

安
納
度
．
狄
卡
比
奧
及
琦
溫
絲
莉
的

舊
作
︽
浮
生
路
︾，
無
意
間
留
意
到
男

方
的
面
上
有
㠥
一
項
意
想
不
到
的
特

徵
：
印
堂
中
有
㠥
一
條
極
為
深
刻
的

破
紋
，
與
其
風
光
的
大
明
星
表
面
，
顯
得

有
點
格
格
不
入
。

印
堂
有
破
紋
有
什
麼
不
好
呢
？
簡
單
來

說
，
印
堂
乃
面
上
的
﹁
希
望
之
宮
﹂，
如
此

部
位
有
破
，
自
然
也
主
其
性
格
上
有
悲

觀
、
多
慮
及
過
分
認
真
的
傾
向
。
這
種
破

相
的
特
徵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天
生
，
另
一
方

面
則
可
能
因
為
擁
有
者
自
幼
便
有
㠥
如
此

的
性
格
，
所
以
經
常
愁
眉
深
鎖
，
所
以
逐

漸
形
成
如
此
的
紋
理
，
即
﹁
相
由
心
生
﹂

的
影
響
也
。

古
書
說
，
印
堂
破
者
，
不
宜
從
官
，
但

由
於
現
代
與
古
代
不
同
，
做
官
考
功
名
並

非
出
人
頭
地
的
唯
一
出
路
，
所
以
時
至
今

日
，
我
們
應
從
更
廣
泛
的
角
度
去
詮
釋

﹁
從
官
﹂
兩
字
，
即
得
到
多
人
尊
重
或
不
俗

的
社
會
地
位
。

那
麼
，
既
然
里
安
納
度
貴
為
荷
里
活
的
一
級
男

星
，
又
怎
算
沒
有
獲
得
別
人
的
愛
戴
？
其
關
鍵
在
於

印
堂
有
破
者
只
是
﹁
不
宜
從
官
﹂
而
非
﹁
不
能
從

官
﹂
：
擁
有
相
關
特
徵
的
人
並
非
不
能
得
到
名
聲
地

位
，
只
是
過
程
往
往
比
別
人
辛
苦
困
難
而
已
。

這
種
障
礙
重
重
的
往
上
之
途
，
是
否
全
是
運
勢
使

然
呢
？
我
認
為
應
與
印
堂
破
者
悲
觀
認
真
的
性
格
有

關
：
不
妨
看
看
里
安
納
度
過
去
主
演
的
電
影
，
不
難

發
現
當
中
不
少
也
是
較
為
沉
重
而
又
極
富
挑
戰
性
的

角
色
，
又
或
定
是
一
些
名
導
手
底
下
的
作
品
，
作
為

一
個
一
級
的
演
員
，
他
自
然
有
㠥
選
擇
演
出
機
會
的

權
力
，
所
以
在
某
程
度
上
，
並
非
命
運
注
定
他
要
從

困
難
中
賺
得
名
聲
，
而
是
他
因
性
格
而
選
擇
了
這
些

高
難
度
的
角
色
、
如
此
充
滿
考
驗
的
人
生
路
向
。

那
到
底
是
性
格
定
命
運
，
還
是
命
運
定
性
格
？
那

到
底
是
有
雞
先
還
是
有
蛋
先
呢
？

愛困難的巨星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重
看
了
米
蘭
．
昆
德
拉

︽
生
命
中
不
能
承
受
的
輕
︾

改
編
的
電
影
︽
布
拉
格
之

戀
︾，
感
觸
良
多
，
想
起
一

些
生
命
中
的
輕
和
重
，
今
天

先
談
談
輕
。

人
一
出
生
，
生
命
是
輕
的
，
年

紀
輕
，
體
重
輕
，
生
活
更
輕
，
因

為
餓
了
，
只
要
一
叫
一
哭
，
甚
至

不
需
啼
哭
，
就
輕
易
地
得
到
食

物
。年

輕
時
求
學
，
除
了
書
包
比
較

重
之
外
，
讀
書
生
活
是
輕
盈
的
。

而
且
就
算
書
包
再
重
，
現
今
也
有

傭
人
去
背
，
不
必
自
己
背
㠥
書
包

走
路
，
走
起
路
來
，
是
多
麼
輕

巧
。
不
過
做
起
事
來
，
常
常
是
輕

率
的
。
如
果
自
己
有
點
聰
明
才

智
，
更
會
輕
視
那
些
講
課
時
悶
死

人
的
老
師
，
亦
會
輕
視
那
些
考
試
成
績
不
好

的
同
學
。

踏
入
社
會
做
事
之
初
，
自
然
是
柳
宗
元
詩

說
的
：
﹁
稍
與
人
事
閒
，
益
知
身
世
輕
。
﹂

這
個
輕
，
指
的
是
地
位
低
微
，
因
為
除
非
自

己
是
含
㠥
金
鑰
匙
出
世
的
青
年
，
做
事
都
是

從
低
做
起
的
。

缺
乏
工
作
經
驗
，
自
然
是
諸

葛
亮
說
的
﹁
任
重
才
輕
，
故
多
闕
漏
﹂
了
。

這
段
時
間
，
如
果
處
事
掉
以
輕
心
，
就
難
以

往
上
爬
升
了
。
等
到
工
作
經
驗
多
了
，
做
起

事
情
來
，
自
然
會
像
杜
甫
詩
說
：
﹁
細
動
迎

風
燕
，
輕
搖
逐
浪
鷗
。
﹂
那
樣
，
不
費
多
少

力
氣
了
。

這
個
時
候
，
生
命
中
的
輕
就
開
始
變
得
重

了
。
我
讀
大
學
的
時
候
，
回
憶
起
母
親
在
啟

德
機
場
送
我
上
飛
機
的
場
面
，
有
感
而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
題
目
是
︽
那
輕
輕
揮
動
的
手

勢
︾，
描
述
母
親
那
隻
在
空
中
輕
輕
搖
動
的

手
，
飽
含
㠥
的
愛
意
，
令
我
的
眼
中
流
下
了

淚
水
。
現
在
年
紀
大
了
，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在

了
，
再
回
想
那
個
輕
輕
的
手
勢
，
才
驀
然
驚

覺
，
那
隻
輕
柔
的
手
，
原
來
是
沉
重
得
很

的
。如

何
沉
重
？
下
篇
來
談
生
命
中
的
重
。

生命中的輕
興　國

隨想
國

︽
那
年
遇
上
世
之
介
︾
貫
徹
以
錯
位
感
來

建
構
當
中
的
喜
劇
感
，
以
及
借
此
避
重
就
輕

來
回
應
那
個
八
十
年
代
。
首
先
世
之
介
一

名
，
正
如
小
說
中
所
云
乃
出
自
︽
好
色
一
代

男
︾
的
人
物
角
色
；
而
把
長
崎
出
身
的
世
之

介
置
於
人
生
路
不
熟
的
東
京
︵
順
帶
一
提
，
飾
演

世
之
介
的
高
良
健
吾
是
熊
本
人
，
也
是
九
州
出
身

的
︶，
也
是
錯
位
感
的
經
營
。
至
於
安
排
富
家
女
祥

子
︵
高
由
里
子
飾
︶
戀
上
世
之
介
，
又
或
是
世
之

介
自
身
性
格
上
所
流
露
的
喜
劇
感
︵
小
說
及
電
影

均
強
調
大
家
在
回
想
起
世
之
介
生
前
一
點
一
滴
痕

跡
所
泛
生
的
笑
意
︶，
在
在
均
與
時
代
出
現
一
種
違

和
感
。

是
的
，
正
是
這
種
違
和
感
，
令
不
同
的
人
物
角

色
對
世
之
介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創
作
人
故
意
讓

世
之
介
遇
上
不
同
階
層
，
相
異
境
況
的
﹁
朋
友
﹂

—
—

其
中
有
胼
手
胝
足
要
中
途
輟
學
養
家
育
兒
的

大
學
同
窗
、
有
衣
櫃
同
志
的
俊
俏
同
學
、
有
由
交
際
花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電
台
Ｄ
Ｊ
的
豔
女
，
以
及
上
文
提
及
神
經
兮
兮
後

來
卻
成
為
聯
合
國
職
員
在
各
地
難
民
營
奔
走
服
務
的
祥
子
等

等
，
角
色
設
定
的
本
身
其
實
已
從
側
面
肯
定
乃
至
歌
頌
了
那

些
年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對
日
本
人
而
言
是
充
滿
可
能
性
，

可
以
容
許
有
個
人
選
擇
生
存
手
段
營
構
私
密
空
間
，
即
使
條

件
匱
乏
但
一
切
也
回
歸
愛
拚
就
可
贏
的
基
準
︵
大
學
同
窗
及

交
際
花
的
例
子
︶。
簡
言
之
，
那
是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穫
的
美

好
日
子
，
當
然
背
後
可
能
有
很
多
複
雜
的
社
會
因
素
左
右
，

例
如
所
謂
收
穫
可
能
不
過
是
黃
金
歲
月
的
日
落
西
山
期
，
也

即
是
高
峰
下
的
﹁
長
尾
﹂，
可
是
僅
從
情
感
角
度
出
發
，
尤
其

是
與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日
本
社
會
全
面
暗
黑
化
的
走
勢
對

照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而
且
確
是
教
人
緬
懷
的
時
代
。

︽
那
年
遇
上
世
之
介
︾
基
本
上
是
一
齣
懷
舊
電
影
，
但
在

懷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舊
之
際
，
為
了
避
免
陷
入
濫
情
膚
淺

的
窠
臼
，
於
是
透
過
利
用
喜
劇
包
裝
，
融
入
一
些
與
時
代
產

生
違
和
感
的
小
把
戲
，
令
到
觀
眾
不
會
產
生
創
作
人
在
全
面

擁
抱
及
頌
讚
那
些
年
的
淺
薄
感
覺
。
更
為
甚
者
，
我
覺
得
原

作
者
吉
田
修
一
早
已
看
穿
世
情
，
世
之
介
之
所
以
在
八
十
年

代
活
得
栩
栩
如
生
，
正
因
為
他
自
行
我
道
從
不
熱
切
投
入
世

道
︵
不
介
意
熱
情
地
﹁
侵
犯
﹂
他
人
的
私
隱
，
對
攀
龍
附
鳳

更
全
無
興
趣
︶，
所
以
才
長
存
他
人
心
中
，
也
因
而
不
可
能
在

日
後
高
速
暗
黑
化
的
日
本
社
會
有
容
身
之
處—

—

世
之
介
因
救

人
而
英
年
早
逝
，
恰
好
為
作
者
明
示
這
種
不
平
凡
的
常
人
在

日
本
活
不
下
去
的
隱
喻
。

時
代
的
一
去
不
返
，
早
已
一
清
二
楚
道
明
。

世之介的策略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4月16日下午，復旦大學投毒案受害人、2010級
醫學碩士黃洋在上海中山醫院離開人世。目前，
涉嫌投毒殺害室友的犯罪嫌疑人林某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復旦大學的這起兇案，令人想起中國內地高校
頻發的學生暴力事件。從2004年的雲南大學馬加
爵案、揚州大學秋水仙鹼投毒案，到2007年中國
礦業大學鉈鹽投毒案，再到2010年藥家鑫案，以
及2012年湖南大學生歐某因失戀殺害女友⋯⋯這
些惡性事件背後隱藏的社會和心理原因，讓人深
思，也有待揭示。

我們每個人都有少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學校
接受教育並慢慢長大的，除了少數貴胄子弟享有
優越的學習、成長條件外，多數人都是在磕磕絆
絆中走過來的。一些感覺敏銳的同學會察覺到，
不時有種種不如意和摩擦的學校生活，早就與老
師教導的團結、友愛和集體主義精神不合拍。回
頭想想，其實，初中以後的班級生活，不過提前
複製了成人社會中的事態而已。同學中有依仗身
高力壯稱王霸道的、有少年老成暗藏心機的、有
喜愛打探消息向老師告密的、有挑撥和帶動幾個
人欺負弱者的。在那些剛剛走出童年，需要開始
面對外界以及「成長的煩惱」的年月，多數人是
既懵懵懂懂，又似有所知，既少年孟浪，又略懂
矜持和尊嚴。許多同學與別人的第一次衝突，就
是在此時發生的，吵嘴、打架、鬥毆，不一而
足。有的人後來忘記了，有些人則在內心留下濃
重的陰影，多年後還難以釋懷。

而進入大學以後，不同家庭背景和性格的同學
住在一起，都要有一個熟悉和適應的過程，有的
同學適應能力強，很快便和大家和睦相處了，有
的同學則久久不能融入新的生活。一個大學女生
寫道：「與我同屋的同學來自不同省份，大家有
不同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消費水平。我跟同
學交流少，一些小事的摩擦和誤會沒有及時解

決，導致現在關係疏遠。我也很想融入她們，可
是感覺她們對我的這扇門永遠關上了。比起對面
宿舍的女生動不動就對罵髒話扇巴掌的情況，我
這裡好多了，可是冷冰冰的宿舍氣氛還是讓我很
鬱悶。」誰不是在傷害中成長？誰不是被欺騙後
才學會算計？當受到不公正對待和一些蠻橫的欺
辱時，許多同學心中恨恨不平，會設想種種報復
和雪恥的辦法，多數人不過沒有付諸實施罷了。
復旦大學投毒案，讓很多人想起了以前的大學生
活，想起了與同學們相處的日日夜夜，溫馨、友
愛是有的，可不滿和矛盾也在所難免，有人就在
網上發帖：清華投毒，復旦下毒，南航刺殺，噩
耗頻傳。我們活㠥的人，是否應該給昔日大學同
窗打個電話，熱淚盈眶地說一聲謝謝：感謝你們
當年的不殺之恩！

為寫這篇文章，我不僅到網上查看了1995年清
華大學投毒案的報道，還閱讀了1991年美國愛荷
華大學盧剛兇殺案的相關資料。當用一個下午的
時間看完了盧剛案後，窗外涼風北吹，我的心境
更是悲慼。盧剛是一位空間物理學博士，1985年
從北京大學作為公派留學生出國，他很用功，學
習成績很好，人也聰明，心思縝密，但極其冷
血，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冷靜、務實而寡情。他
研究的課題是那麼宏大，可他的心地卻那樣狹
隘，他是受了一些委屈，同學、導師和校方在相
關事項上的確對他不公，但擺在他面前的出路有
許多，他不該那麼想不開，更不至於犯那麼大的
罪行呀。在作案半年前，他就去買了手槍，經常
練習射擊，一直等他拿到了博士學位，又等到周
五下午導師和同事聚在一起開會，他走進會場，
又坐了一會，他才起身拔槍射擊，連殺5人，重傷
1人，最後自殺。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初自己第
一次獲悉這起兇案時的震驚和不解。而這種驚悚
並沒有在22年後緩解多少—我不得不再次面對㠥
人的存在意義的巨大深淵，不得不直面一個問題

——人性的幽暗。
什麼是「人性的幽暗」？就是人性中難以割除

的自私、貪婪、嫉妒、兇殘，用基督教的話講就
是「原罪」。有學者近年倡導人們不僅要有憂患意
識，而且要有「幽暗意識」，後者意指「對人性中
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
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
缺陷，才不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醜惡和種
種遺憾。」無數事實和慘案告訴我們，永遠不要
忘掉人性惡就潛藏在每個人的心底，它像怪獸一
樣，隨時準備衝出來吞噬別人，最後也毀掉我們
自己。

中國的先哲，早就認識到人性的缺欠和「惡」。
孟子曾經發出了「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感
歎；荀子則是以強調性惡論在中國思想史上著名
的，他說，人都是「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心好利，骨體膚裡好愉佚」，所以他將人歸結為：

「人之生也固小人。」
這些年，人們過於關注外在的事物，過於關注

利益，汲汲於位子、票子、房子、車子，還有幾
人注重內心道德的修養？還有幾人「一
日三省吾身」？還有幾人告誡自己要提
防人性中的「幽暗」和「惡」呢？對利
益的追逐，有時出於天性，有時則是被
迫追求權力設置的職稱、級別、獎金、
福利等級，這些學業和職業等級，有時
就像是故意設計出來以驅使大家在名利
場上爭奪。在一些學校、機關、研究機
構和事業單位，人們攀比、競爭，把別
人看成對手乃至敵手，人人都知道江湖
險惡、人心難測，都懂得「知人知面不
知心」、「防人之心不可無」。名利的誘
惑，利益的驅動，擾亂了人心，以致在
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有人也非要與
同學、同事撕破臉皮爭個高下。而一旦

碰到人人皆欲取之、卻又「肉少狼多」的情況，
則一番番明爭暗搶便會上演。有勝者，就會有輸
家；有上位的，就有被逐出的；有高興的，就有
沮喪的；有彈冠相慶者，就有懷恨在心人。被逐
出之人及懷恨在心者，如果總也嚥不下那口氣，
總也無法熄滅憤怒之火，便會伺機報復，鋌而走
險，及至違法犯禁。近年來，不僅大學校園裡有
報復殺人、害人案件發生，社會上這類兇案就更
多了。

古人遵行的「內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已然崩壞
了，意識形態營建的道德楷模和未來願景也不復
光輝，人們的物質生活豐富了，精神世界卻一片
荒蕪。當前的問題，實由「生存困境」與「信仰
危機」疊加而生。只有認清「物慾」、「嫉恨」、

「仇怨」、「報復」不過是信仰丟失、價值迷誤的
表現；只有尋找堅實可靠的價值基石，去填補裂
開在眼前的「存在深淵」；只有確認一切亂象和
慘劇的背後，始終有一隻捉弄人們的手，並通過
制度改革和建設約束它，我們才能走出困局。最
後，還必須重建信念和信仰，為心靈找到可以安
全停泊的港灣，我們方能制服「人性的幽暗」，也
方能戰勝人性惡，做一個健康、正直、向善的
人。這樣的人多了，我們的社會才能和諧，我們
的生活才會充實、安寧、幸福。

直面「人性的幽暗」

■同學們掛起千紙鶴，悼念黃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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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生活
語絲不明所以的《裸命》

■「迷離莊園」

即將開幕。

資料圖片


